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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看西南地区水泥产能过剩？
经济日报、中国建材报联合调研组

本版编辑 童 娜

在西南地区采访时，不少水泥企业的

负责人向我们诉苦：业界其实早已意识到

西南地区水泥产能过剩的现实，也积极想

办法挖潜力，力争摆脱产能过剩之困。但

令人无奈的是，西南地区水泥产能过剩的

局面几乎愈演愈烈。

尽管地方已经承诺不再批新线，但新

的水泥生产线仍然一条接一条地上马，有

些地方的小山沟里居然建了 4 条生产线，

有些地方的贫困县几乎县县都有水泥厂，

有些地方刚完成水泥企业重组，就继续招

商引资，再上新的水泥项目⋯⋯

这一个个水泥产能扩张的乱象背后，

从表面上看是市场调节机制滞后、企业盲

目投资所致，但本质上却是政府行为所

致。多年以来，不少地方在惟 GDP 论成败

的狭隘政绩观指导下，长期倚重大项目、大

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反而忽视了市场经济

和产业发展的正常规律，一味大干快上、重

复建设，导致不少水泥产能过剩愈演愈烈。

最近几年，为缓解水泥产能过剩的困

局，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限

制产能过快增长的政策文件。不过，在热

衷追求 GDP 和税收冲动之下，不少地方

开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导致政策文

件几乎沦为一纸空文。

我们在采访中还发现，一些地方在水

泥产能布局已经完成的情况下，仍然在招

商中给投资者提供所谓的“政策优惠”，违

规审批、随意审批大量新建、扩建项目；一

些地方主动帮助企业开路条、拿批文，甚至

允许企业未批先建、边批边建；有些地方还

在水泥兼并重组完成后，继续新上生产线，

导致产业兼并重组的努力付之东流。

不过，这些旨在带动 GDP 增长的盲目

投资，往往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导致水泥产

能急剧增加，企业恶性竞争和低价倾销，使

企业成本最低化、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变成

了肥皂泡，最终搞乱了市场、搞砸了企业。

同时，产能过剩也使全行业在调整结构、淘

汰落后、推动技术进步等方面的努力付之

东流，更使国家和社会浪费了巨大的资源

能源，付出了惨重的环境代价。

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水泥产能过剩

的问题，必须首先改变地方政府惟 GDP

论的传统思维，抑制地方的盲目投资冲

动，不再盲目审批新建水泥生产线，真正

从源头上遏制水泥产能过快增长。其次，

政府部门还应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

气，坚决推进淘汰落后产能的相关工作，

让高能耗、高污染的立窑水泥没有生存空

间，加快引导和推动水泥产业加快转型升

级，鼓励水泥企业向技术要效益。此外，

还应加大政策监管力度，努力确保相关行

业政策实施收到实效。

惟GDP论加剧

水泥产能过剩

林火灿

西南调研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出自一位已经全面停产的水泥厂老
总之口，语气无奈到令人心酸：“不
少同行都以为西南地区的水泥企业
日子最好过，其实过得苦呀⋯⋯”

这家水泥厂在贵州遵义一带，
当年取名“新双龙”，颇有豪情万丈
之意，曾因在遵义建成第一条新型

干法线而成为模范，风光一时。
当我们来到厂区时，厂区依稀

遗 留 着 当 年 的 风 采 ，但 却 寂 静 无
声。“我们是产能过剩最大的受害者
之一。”新双龙老总如是说。

由于水泥的运输半径有限，西
南山区天然形成的隔断，被看作是
防止水泥企业入侵的有效屏障，水

泥产能过剩也许不会像平原地区那
样严重。但一位身处四川广安的企
业家却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一定是
全国水泥产能过剩最严重的区域之
一，尤以川、贵、滇三省为重。”

当然，在产能过剩阴影的笼罩
下，也不乏风平浪静的个别案例。
在云南，有一家上世纪 30 年代诞生

的 大 型 钢 铁 企 业 ，名 为“ 昆 钢 ”，
2000 年前后进军水泥板块，水泥事
业一直风生水起，即便在去年水泥
行业整体低迷的日子，1000 万吨的
年产量也销售一空。

昆钢水泥负责人认为，西南地
区的水泥产业并不存在绝对的产
能过剩，这只是阶段性、结构性和

区域性的相对问题。淘汰落后产
能一部分通过政策的支持和政府
的监管，更大的一部分则需要市场
化竞争去淘汰。而无论是淘汰落
后产能，还是实现节能减排，保护
当地生态环境，用大型生产线等量
取代小型生产线，都是无法改变的
趋势。

贵州和云南的石灰石资源非常
丰富。生产水泥几乎成为贵州最大
的经济支柱。

“这里工业配套不足，经济发展
落后，区域环境又不好。政府要成
绩，当地人要挣钱，惟一能找到的可
用资源只有石灰石，那就建水泥厂
吧。有些地区方圆 50 公里就有好
几家小水泥厂，而那些地方也不建
高楼大厦，你说生产出来的水泥卖
给谁呀？”贵州赛德水泥企业总经理

金勇坤说得很激动。
据水泥企业经营者讲述，目前，

贵州有很多石灰石矿山，山前山后、
山左山右，都被不同的水泥厂、不同
的生产线占据，一座山几乎要被挖
平了，却依旧阻止不了新建生产线
的亢奋脚步。

“ 当 地 的 政 府 也 很 为 难 ，多 年
前 ，有 些 贫 困 县 依 靠 发 展 水 泥 的
确 带 来 了 一 定 的 经 济 效 益 ，但 很
快就坠入了产能过剩的深渊。”金

勇坤说。
近几年，贵州省政府及各地市

政府也在寻求更多可用资源发展当
地经济，比如旅游业、食品业、林牧
业等，试图将当地人对石灰石的依
赖尽量降低，在更多元化的领域内
寻找实现脱贫致富的新路径。

借助省会及省内大城市加速发
展生态文明建设，逐步改造或新建
低碳绿色建筑的脚步日益坚实，一
方面可以带动全省多元开发和发展

的思路；另一方面，也可以缓解因大
量挖掘石灰石矿山，又因挖掘不科
学而造成的难于复垦的现状，尽可
能地恢复贵州原本山清水秀的自然
风貌。

丰富的石灰石资源，究竟是带
动经济发展的天然优势，还是导致
水泥产能过剩的罪魁祸首？无论是
福 是 祸 ，并 不 在 于 天 然 资 源 的 本
身。如何合理地运用使之成为财
富，才是真正需要求解的课题。

早在 2000 年之后，中国第一轮
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开始在全国水
泥企业普及的时候，云南省几乎每个
县有一个立窑厂，年产在 10 万吨至
20 万吨，似乎小日子过得还不错，而
倘若新上一条日产 2000 吨的新型
干法线，年产就在 60 万吨，突然间增
加的水泥产量，在云南山多地少的县
里，总让企业老总有些迷茫。

关键是立窑的年产量小，大多水
泥企业的原始积累并不丰厚，新型干
法线的占地面积大，新上一条新型干
法线，企业就要重新辟出新地，而建新
线的成本很高，企业老总为此感到巨
大压力。

于是，云南水泥企业都只是抱
着试试看的态度，想出一些对策。

比如，批大上小，批一条日产 2000
吨 的 新 型 干 法 ，暗 地 里 只 建 日 产
1200 吨至 1500 吨的新型干法，同
时，立窑依旧保持着运转。

2009 年之后，云南省大力发展
基础建设，外省的水泥大企业纷纷
入滇，新型干法大生产线也开始在
云南生根结果，并且在比较短的时
间内显现出了大企业大生产线的威
力，无形中令第一轮上了小型生产
线的当地企业受到挤压。

本地企业家于是又纷纷上报批
线。此时，全国水泥产能过剩已现
端倪，国家关于遏制部分行业产能
过剩的 38 号文即将出台，上新线的
批文十分严格。

为了上大生产线，部分当地水

泥企业经营者开始想对策，结果就
形成了批小上大的逆转局面，批一
条日产 3000 吨的新线，实际建的却
是日产 4000 吨的更大的生产线。

在“求大”的过程中，不少偏远
地区的水泥企业继续保留立窑，于
是，当地很多城镇出现了大型新型
干法线和早已被列入淘汰行列的立
窑共存的现象。

云南澄江华荣有限责任公司负
责人文光曾用蝴蝶效应来比喻如今
云南水泥企业的现状，因为云南省
要发展旅游业，在 2008 年以后开始
大力发展基础建设，导致当地水泥
企业一窝蜂上线，这是造成今天产
能严重过剩的原因之一。

“产能过剩之后，这些水泥企业

又活不下去了，企业就要辞退员工
或者减发工资，员工因此消极怠工，
企业面临破产，大量的当地百姓失
去工作。于是，企业就开始想办法
挣扎着活下去，因为没钱建新线，想
方设法保留落后生产线，浪费资源，
破坏环境⋯⋯”文光说。

不过，当大规模基建项目告一
段落，水泥产能过剩的影响便迅速
凸显——不仅成为破坏生态环境的
罪魁祸首，那时候兴建的水泥厂和
成百上千的员工，如今也将面临破
产和被迫待业。通过什么方式既能
关闭或淘汰当时兴建的小水泥厂，
又能最大程度地避免由此带来的社
会隐患，是摆在当地政府和相关水
泥行业人士面前最大的难题。

我们去云南某水泥企业采访，
一小时的路程竟穿过了四五条隧
道，而且有很多距离超长的隧道。
云南省建材工业行业协会秘书长师
红告诉我们，云南全省道路都是这
样的情况。

“云南是多山地带，水泥用量要
高于平原地区。比如平原地区人均
800公斤水泥已足够，而云南可能就
需要人均 1200公斤水泥。但综合全
省的情况，我们认为云南人均900公
斤水泥是属于正常的范畴，超出了就
意味着产能过剩了。”师红说。

云南所需水泥量要多于平原地
带的客观原因，成了外来企业进军
云南的重要凭证，外来大企业以此
为由，将生产线深入云南腹地，且
越建越大。

“云南水泥需求量多过平原，但
水泥人均已经接近 2 吨了，已经和

全国大部分产能过剩地区持平了，
可是还有很多人认为云南是水泥需
求大户。”师红说。

四 川 全 省 水 泥 产 能 过 剩 ， 大
抵从 2008 年开始显现。2008 年 3
月份前，四川在建和拟新建生产
线已经达到 83 条，合计总产能达
到 9970 万吨，而这在建或拟建的
80 多条线，大部分来自外省水泥
企 业 。 而 汶 川 地 震 发 生 在 当 年 5
月 ， 所 谓 “ 外 来 企 业 大 举 入 川 ，
是为了灾后重建的需求”的说法
并不属实。

回过头来看，即便没有地震灾
害的出现，四川也存在着产能过剩
的隐患，倘若那 83 条新建线如期投
产的话，也已经足够满足灾后重建
的任务。

汶川地震后，重建的任务急迫
并且艰巨，而新建或拟建的项目尚

不能完全投产，导致水泥供应量突
然增长、供不应求是不争的事实。
省内现有的水泥企业加大了生产线
的投入，而外省水泥企业蜂拥入
川，纷纷跑来圈地建线。到 2010
年，四川灾后重建的任务已基本完
成，但不少地方仍大肆兴建生产线。

当西南当地水泥企业将矛头指
向外来者时，一位在行业内非常著
名的龙头企业的创始人则提出了他
对水泥产能过剩的想法。

他曾表示，水泥产能过剩不是
绝对性的，但淘汰落后产能势在必
行，这不仅可以有效遏制产能过剩
的相对局面，对于水泥行业在节能
减排，创造绿色生态环境等更高层
次的追求上也是有利无害。

如何更快地淘汰落后产能？这
位企业家说，最好的解决办法是通
过市场化竞争去自然淘汰，要利用

先进技术和生产线，在当地政府的
支持和协调下，为不同的区域水泥
发展带来全新局面。

外 来 企 业 进 入 西 南 地 区 ， 究
竟是不顾产能过剩强行上马，还
是加快了水泥产业市场化发展的
脚步？究竟是和当地企业同抢一
杯羹，还是在公平的环境中优胜
劣汰？究竟是加剧了区域水泥发
展的负担，加重了对当地环境的
破坏力度，还是从本质上扭转了
当地水泥从产能、技术、意识等
都相对落后的局面？

或许对于这些问题，今天都还
给不出准确的答案，但有一个问题
却是当地企业和外来企业的共识：
无论通过什么方式，淘汰落后产
能，实现水泥行业节能减排，尽最
大程度保护生态环境，都是水泥行
业发展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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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企业

外来建线外来建线

如何开展

优胜劣汰？

有这样一件事在贵州水泥企业流
传，某地区政府了解到了当地水泥产
能过剩相当严重，于是默许部分水泥
企业限量生产、遏制过剩产能。

于是，很多水泥企业由全年生
产 自 行 制 订 了 停 产 时 间 表 ， 可 没
过 几 个 月 ， 邻 近 城 镇 的 地 方 政
府 ， 白 天 听 不 到 这 里 水 泥 窑 运 转
的 动 静 ， 晚 上 也 看 不 到 水 泥 厂 余
热 发 电 亮 起 的 灯 光 ， 城 镇 突 然 陷
入 一 片 寂 静 漆 黑 之 中 ， 于 是 便 传
言 这 片 区 域 经 济 下 滑 ， 政 府 监 管
不力，没有作为。

这 片 区 域 的 政 府 领 导 听 到 传

言，生怕因此而影响了政绩，立刻
要 求 所 有 的 水 泥 企 业 全 部 开 工 运
转，那表面的辉煌瞬间又回来了。

“可是，那真的只是表面的辉
煌，可坑苦了这些水泥企业，要不
停地生产水泥，价格都降到每吨200
元以下了，还得咬着牙交税，你说
满仓库的水泥，让他们怎么办？”一
位遵义水泥企业老总满心无奈。

西南很多水泥企业家曾发过这
样的牢骚：地方政府官员更迭调任
是 常 事 ， 究 竟 是 往 上 调 还 是 朝 下
走，在任期间的业绩是一道标尺。
但现实的情况是，水泥产能过剩已

经到了崩溃的境地，任何一位在职
的地方政府官员都不可能更不应该
蒙在鼓里。

而作为当地政府，既要推动一
个产业可持续发展，地区生态环境
尽量不遭到破坏，又要防止企业倒
闭而可能存在的社会隐患，还要保
持在任期间所管辖区的 GDP 增长，
尤其是身处贫困边远县区的地方政
府，该如何作为？如何决断？正如
西南某水泥协会会长从牙缝里蹦出
来的几个字：“他们也难。”

“每个区域发展的状况不同，不
能要求短时间内所有落后产能全部

消失，也不能阻止所有的生产线停
止新建，从根本上淘汰落后产能，
遏制产能过剩，需要一个也许很漫
长的过程。”师红说，地方政府只要
能做到严格执行产业政策，继续加
大监管和审批力度，省内的水泥产
能过剩就不会进一步恶化。

区域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
善，老百姓幸福指数的提升，是各级
政府衡量发展目标的重要杠杆，但是
如果今天的发展会成为明天的牵绊，
那么现在这些急功近利，势必将会成
为超负荷的社会包袱。

本文执笔：刘媛媛

政府监管

要业绩还是

要持续发展？

生存为主

还是生态优先？

是经济推手

还是过剩祸首？

聚焦西南地区水泥产能过剩●思辨篇

在过剩与否的思辨中，企业生

存、政府业绩、资源利用、环境保护、

经济发展，都像摆放天平两端的砝

码，如何把持平衡？如何正确抉

择？如何判断利弊？似乎都是难解

的话题

2012 年，西南区域产能过剩造成了区域
内前三季度水泥行业竞争白热化，贵阳周边水
泥价格曾低于200元/吨，昆明、重庆区域水泥
价格长期徘徊在200元/吨左右，企业大幅度亏
损。

重庆名列全国亏损之冠。2012年，重庆市
水泥总产能达到7600万吨，水泥产量5276万
吨，较上年同比增长 4.41%，但全行业却亏损
1.05亿元，企业亏损面占39.32%。

2012年，云南省规模以上水泥企业累计完
成工业总产值249.42亿元，增长19.58％，但全
行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26.19％，亏损企业69
户，亏损额5.63亿元，同比增长59.94％。

2012 年，贵州省水泥市场需求增长达到
38%，居全国之首，但价格却始终处于较低水
平。其中，32.5标号水泥价格每吨在230元至
240元之间，今年年初甚至跌至190元。去年前
11个月，贵州省水泥行业亏损了将近1亿元。


